
生命教育知识更像一个工具、一部字典

“能不能请您谈谈， 从事殡葬行业的真实感受？ 您会害怕， 或者不习惯吗？ 您觉得生与死的意义是什么？”

近日， 在安徽省生命教育讲师团 （下称 “讲师团”） 举办的一场生命教育论坛现场， 台下学生向讲师团成员、 90 后殡葬礼

仪策划师张伟发出一连串提问。

“我从事的行业很普通。 我参与了很多遗体告别会， 见过很多人生的 ‘最后一程’。 因此， 对于生命， 我可能要比别人

多一点点珍惜， 对于生活， 可能会多一点点热爱， 就是这多出来的 ‘一点点’， 让我对工作也多出一点坚韧， 对朋友和家

人也多出一点宽容和体贴……” 他和盘托出了自己的答案。

张伟所在讲师团由安徽省生命文化研究中心发起筹建， 是安徽第一支以生命教育为研究主题的讲师团。 他们相继

走进高校、 中小学、 社区等单位， 在青少年心中播撒生命教育的种子。

在传统印象中，中国人往往会“谈死色变”。 近年来，生命教育等名词逐渐走进大众视野。 在青少年群体中，开展

相关教育是否必要、教学内容如何设置、教育开展现状如何？ 近日，记者采访了多位校内外专家和研究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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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教育”影响生命

张伟从事殡葬工作已有 8年， 对于生

命教育的意义， 他有着独到见解。

“入职以后， 和别人交流， 他们对我

的工作很尊敬， 也觉得很‘神秘’。 我也

喜欢搜集资料和请教他人。 在我国， 生命

教育还比较缺乏。” 张伟介绍道。

去年， 一所中学在合肥市殡仪馆上

“生命文化教育课”， 张伟和同事根据真实

故事， 策划了一场遗体告别仪式。 学生们

都感慨： “从没接触过这些， 对死亡有了

更多理解。”

张伟还记得， 有一个男孩生前在国外

留学， 学习成绩好， 但是不幸出车祸去

世。 男孩遗体运回到合肥的当晚， 其父亲

一个人蹲在墙角哭了一晚上。

“我们了解到， 逝者生前喜欢蓝色、

篮球， 我们就把告别会布置成他喜欢的样

子。 其实是想告诉他父亲， 虽然您儿子这

一段人生旅程结束了， 或许， 他新的旅程

才刚开始。” 张伟回忆， 告别仪式那天，

他的父亲得到了一些宽慰。

这些从业经历也坚定了张伟普及相关

知识的决心。 当讲师团向张伟发出邀请

时， 他立刻答应下来。 “面对死亡， 我们

要换一个角度， 向年轻人输出正面的价值

观和正确的生死观， 这也是传递正能量”。

“有些年轻人面对挫折， 会选择自

杀， 我觉得这是一种逃避。 只有大家理解

生命和死亡的意义， 才能更好地面对生活

中的一切。” 他感慨。

“当你某天突然遇到了类似事情， 生

命教育知识就像一个工具， 一本字典， 你

打开翻一翻， 也许就有了应对困难的方

法。” 张伟谈道。

生命教育应“有血有肉”，尊重生命是核心
今年 50岁的王大成也是讲师团成员。

他从 1998 年开始做志愿者， 对于生命教

育的形式和手段， 他做出自己的注解。

2016 年， 他创办“口罩天使中途宿

舍” 志愿服务项目， 为家庭贫困的白血病

患儿在治疗期间提供免费住宿和帮扶。 项

目有 34 间房屋， 可同时容纳 40 多个家

庭。

“很多患儿并不是因为疾病本身离

世， 而是因为护理条件有限， 或是并发症

感染。 很多家长身心都承受巨大压力，

‘孩子能不能活下去？’ 是压在他们心头的

一块石头。”

多年来， 王大成目睹了很多患病家庭

的不幸， 也看到一些患儿离世。 他决定，

要把自己看到的“幸运” 和“不幸” 分享

给别人， 引导他人尊重生命。

在宣讲时， 王大成讲过一个故事： 有

一个 14 岁的女孩， 患有很严重再生障碍

性贫血， 爸爸、 妈妈身体都有残疾， 家里

贫穷， 但孩子妈妈在一直坚持救治孩子。

志愿者一直陪着四处奔走求医、 筹款， 最

后， 奇迹出现了， 女孩成功进行骨髓移植

手术， 目前很健康。

他介绍， 陪伴患病孩子时， 很多家长

过度依赖医疗， 时常忽略护理、 营养、 心

理等方面因素。 “如何帮孩子补充营养，

防止感染等， 这些都需要家长重视和配

合”。

此外， 从疾病发现到治疗的几年， 是

对孩子的最佳教育时间， 父母要思考以后

的生活。 “即便孩子要离世了， 他能否心

情愉快地离开， 父母能不能很快回归正常

生活， 家庭关系会不会受影响， 这些都是

需要思考的。” 王大成说。

“因此， 尊重生命是生命教育的基础

和根本， 同时要多关注、 思考生命质量，

要赋予生命更多意义。” 王大成感慨， 营

造生活质量、 追求生命意义的过程， 也是

和他人互动、 传递爱的过程。

“生命教育应该触手可摸、 有血有

肉， 讲道理还远远不够。” 他介绍， 今后

将结合公益项目， 让青少年实地、 具体感

知生命教育， 将教育内涵真正呈现出来。

在很多国家 ，

“生命教育”是中小

学课程中的一项正

规课程， 在教学中有

重要地位。

近几年 ， 我国对

“生命教育 ” 也逐渐重

视。 从 2004 年辽宁省制

定《中小学生命教育专项

工作方案 》开始 ，上海 、湖

南、长春等地陆续颁布了关

于中小学“生命教育”的指导

纲要或实施意见。2010 年国家

教育部正式公布实施的 《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提出要“重视安全教育、生命

教育、 国防教育、 可持续发展教

育”。

但生命教育如何有效开展，尚

在探索中。 曾有媒体报道，杭州有几

所小学的老师通过带领学生们孵小鸡

的方式开展“生命教育”，有老师认为，真

正的生命教育应该是贯穿在生活中的，需

要家长和老师引导。

在杭州市教科所特级教师、家庭教育专家

韩似萍看来， 生命教育不是系统的知识传授，不

是说教，而是培养学生对生命文化的感知，是个人

素养的提升。

韩似萍说， 用孵小鸡的方式对孩子进行生命教

育， 本质上是没有错的， 因为小学阶段是孩子与外

部世界建立关系的关键期。 在这个时候， 亲手养育

一个生命与之建立美好的关系，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生命教育绝不是停留在表面的教育， 不是

简单复制孵小鸡这样的活动。 韩似萍认为判断生命

教育有效与否， 要看教育是否带给学生正能量。

“生命教育不仅仅是被强化了的安全教育、心理

教育，甚至是法制教育，还原生命教育的本意，即真

正是关于人的‘生命’的教育。 ”在她看来，真正的生

命教育应有三方面内涵：培养孩子对生命的态度、提

高孩子经营生命的能力、教会孩子开发生命的潜能。

比如让孩子与大自然建立良好的关系， 有感恩

自然的心；让孩子学会劳动，在劳动中提升能力，而

非让劳动成为惩罚；让孩子获得经营情感的能力，无

论是成功、失败、顺境、逆境都能坦然面对；让孩子认

识到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从而开发潜能……

“生命教育必须是让孩子说自己的事，老师要让

孩子从外部的事情当中，获得对自己生命的体悟。 ”

韩似萍说。

（综合整理自中国青年报、 钱江晚报等）

我国生命教育正在探索中发展
除了社会上相关生命文化教育机构的

实践探索， 近年来， 高校生命教育、 生死

观教育课程也在不断完善、 发展。

在山东大学，一节名为《死亡文化与生

死教育》的选修课成了“网红课”，由该校基

础医学院医学心理学与伦理学系副教授王

云岭于 2006年开设，每年选课都很火爆。

“我们也是国内较早开设相关课程的

高校。 一开始招 1 个班，120 人，后来又增

设了 1个班。”谈起初衷，王云岭介绍，一方

面， 自己医学伦理课教学会涉及生死观内

容； 另一方面为了缓解学生在遗体解剖时

的恐惧心理。“我还关注到社会上存在年轻

人自杀和他杀现象，十分痛心，就想开设这

样一门课程”。

开课 13 年来， 王云岭不断探索课程

改革， 学校也给予大力支持。 2015 年开

始， 他将课程拍成短视频， 设置线上教学

和课堂讨论。 他还组织学生参观殡仪馆，

引入情景体验， 让学生扮演逝者和家属，

模拟临终、 告别仪式等环节。

“死亡教育的目的不是美化死亡。”

王云岭说， 课程宗旨叫“名为谈死， 实为

论生”， 本质是生死学取向的生命教育。

“带学生到生命尽头看一看， 引导他们反

观现在的生活， 更加珍惜生命。”

他认为， 90 后、 00 后成长在相对丰

盈的物质环境下， 可能和老一辈人相比，

他们对死亡的认识更淡薄， 应对挫折能力

相对较弱， 因此， 生命教育尤为重要。

记者梳理发现， 欧美国家开展生命教

育、 死亡教育较早， 中国相关教育还处于

探索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 国内有专家学者引

入并研究“死亡哲学” “生死哲学” 等课

题。 近年来， 北京大学、 山东大学等高校

开设相关课程， 并探索不同实践形式。

“以前开设相关课程的高校不多， 大

家互相交流也少。” 王云岭介绍， 目前，

教育资源进一步整合， 学术共同体形成，

开设相关课程的高校至少有 20 所以上，

生命教育规范化的种子正在萌芽。

“生命教育涉及哲学、 医学、 伦理、

心理、 社会学、 人类学等多学科， 教育内

容在实践中完善。” 他觉得， 国内高校不

一定要采用统一教材， 生命教育可以个性

化， 让各方观点碰撞， 更有助于课程向多

元化、 开放化发展。


